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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回第四回  割股肉天神感格　攜登程妻妾同心割股肉天神感格　攜登程妻妾同心

　　話說巧珠見大娘病勢沉重，日夜祈禱，幾及一月，不見輕可，反覺日重。一日。忽然一念道：「嘗聞割股治病，可以感天心，

再無不癒。我看大娘病勢如此沉重，藥又不肯再吃，祈禱又不靈驗，除此再無別法了。」等至夜靜，瞞了爹娘，服侍大娘睡好，點

起香燭，對天又禱告了一番，拿起小刀，在手臂上割下一塊肉來，將布包好了手，然後將肉煎起湯來。候大娘醒來，拿到牀上與他

吃。大娘也不知道。巧珠候他吃完，方能去睡。　　你道巧珠割去了手上的肉，豈不疼痛，還是這般安閒自在麼？原來至誠感神，

況他原是一位一品夫人，鬼神自來扶助，所以不覺疼痛。那知已驚動了過往鑒察之神，急急奏聞上帝。

　　上帝道：「秦氏本是個一品夫人，應受丈夫、兒子封誥，夫妻偕老。只因妒心太重，凌虐丈夫，已經減壽絕嗣，不得善終。

　　今虧許氏感化，已知悔過自新。但恐其心不堅，當命伊陰魂夢中提醒，復還本原便了。至於許氏，本來也是一品夫人，但只能

為妾，不能為妻，當受兒子榮封，不應有丈夫封誥。今彼一片誠心，祈神割股，全無一些妒忌之念，女子中實為難得。可即使秦氏

扶助他一付丈夫封誥，永相和好，以明誠心感格之極，與天下婦人做個榜樣便了。」

　　且說秦氏吃了湯，竟齁齁睡熟，忽見母親到來，對他說道？

　　「我兒，上天為你妒心太重，凌虐丈夫，減你紀壽，絕你子嗣。

　　幸今悔過自新，又虧義妹祈禱心誠，割股醫治，病體不日痊癒。

　　須要小心靜養，日後夫榮子貴，妻妾團圓，毋忘義妹恩德。我自去也。」秦氏見說，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母親一向在那裡，今

日回來，又要那裡去？」只見母親將袖子灑脫道：「我死已久，你難道不知麼？你的性命，全虧許家一門相救，便如你重生父母一

般，不必係戀著我。」秦氏還要趕上去扯，被母親一推驚醒，卻是一夢。思想母親死已十數年，如何今日忽來托夢與我，使我毛骨

悚然？說我的性命全虧許家一門相救，便如重生父母一般，這也罷了。又說全虧義妹祈禱心誠，割股醫治，病體就好。我想義妹定

是巧珠妹子了，但他為我誠心祈禱，也就感他不盡了。若說割股，此是古來大孝子感格天庭之舉，他卻只有我受他的恩，他卻並未

受我一些好處，怎肯學大孝子，做起割股之事？想來決無此事。又一想，道：「是了。在萬死一生之地，拼身捨命救我出來，性命

尚然不顧，割股竟或有之。

　　問他決不肯說，且看病若果能就愈，慢慢細訪。真有此事，不是什麼義妹，真正是我再生父母了，定當讓他作正，拜他爹娘為

父母，侍奉終身，方能報其萬一。又說夫榮子貴，妻妾團圓，不知果有此日否？」心上不覺歡喜，把一天愁悶，撇到東洋大海去

了。此雖一夢之功，卻是割股之力，感格天心，方有此夢。

　　病勢日漸輕可，秦氏知夢有靈，固甚歡喜；巧珠見割股有效，也甚喜悅，服侍倍加慇懃。又過半月，竟能起牀，飲食漸進。許

雄又竭力買物調理。巧珠從山上逃回，還未寬衣解帶。

　　那一日，秦氏勸他脫衣同睡，並有心要驗夢中割股之言。巧珠無心，把衣裳脫去。秦氏偷眼一看，見他手臂上果包紮了一塊，

便一把扯住，問道：「你手上為何包了這一塊？」巧珠道：「因生了一個瘡，所以包的。」秦氏道：「賢妹，休得瞞我！我半月前

已知道，只想世間那有這般深情重義的奇人，所以將信猶疑。如今看來是真了，如何還瞞著我？」巧珠道：「奴家並未做什麼事，

不知大娘曉得甚麼來？」秦氏道：「我那夜在睡夢中，見我母親來，對我說，我已壽死，虧得賢妹誠心拜禱，割股醫治，感格天

心，病可全愈。後日還有夫榮子貴，妻妾團圓。醒來原曉得妹子待我情深，誠心拜禱，定然必有之事。但想割股療病，係千古以來

大聖大賢的孝子孝婦所為，賢妹雖則情深義重，豈肯為著我受此痛苦，誰知果有此事！」便一把挽住巧珠，痛哭道：「我的恩妹，

你要我病好，自己痛苦不顧，叫我怎生報答得盡！自後我也不敢叫你妹子，你也不必叫我大娘，我的性命終始賴你保全，情願讓你

作正，我便終身服侍你，也是甘心的。至於你的爹娘，都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明日請他進來，就拜他做個爹娘。你可對他說，只當

多生一個女兒，斷斷不可推卻。」巧珠也含淚道：「大娘言重，可不折了我的壽，叫我怎生當得起！」二人痛哭一會，方才安睡。

　　到得天明起來，梳洗了，就請進許雄夫婦，將兩張椅子擺在上面，要他坐了，拜為父母。許雄止住道：「大娘說甚麼話！

　　你是個相府千金小姐，我們是個山野匹夫，方才大娘這一句話，已折了我夫婦的壽紀；若還受拜，可不折殺我！快請自重。」

　　說完就要走出。秦氏道：「爹娘不須推托。古來高賢逸土，隱居山林者頗多，較之朝臣顯官，反勝幾倍。況奴雖生宦室，前日

被盜所擄，若非令愛拼身相救，已作故人久矣。就是日今患病，若非令愛割股祈禱，一片誠心感格，爹娘極意調護，參苓相救，焉

望還有好的日子！則奴家向日之身，如作已死之身；今日之身，實同再造之身矣。爹娘若必不肯認我為女，是欲獨為君子，不屑要

我拜認，我有何顏旋歸故里？甘作負心之人，不如尋個自盡罷？」許雄見他執意要拜，勢難挽回，只得在旁答拜了。

　　秦氏又扯巧珠在上拜謝，巧珠再三推祝許雄道：「大娘一發過謙了。我女兒正要靠著大娘照拂，理應服侍的，怎說拜謝起

來！」秦氏道：「我受他如此大恩，殺身尚難圖報。昨晚已與說明，讓他作正，奴家願居側室，自後斷不可再叫我大娘。

　　今日一拜，理之當然。」何氏道：「大娘差矣。莫說名分所關，不可紊亂；已承你謙虛，姊妹相稱，也要序齒。怎說讓他作

正，拜謝起來？」秦氏道：「既爹娘如此說，就拜姊妹，奴家齒長，只得僭了。但妹子以後只可叫姊姊，不可再叫大娘了。」那時

二人只得平拜了四拜。自後秦氏叫巧珠妹子，稱許雄夫婦為爹娘，巧珠改稱秦氏為姊姊，一家和樂，更覺親熱。

　　倏忽又過了十餘日，秦氏身體復舊，與巧珠商議，不如棄了此地，迎請爹娘一同回家，以便早晚侍奉。巧珠與爹娘說知，許雄

夫婦亦甚歡喜。隨即僱了一乘騾轎，打發秦氏與女兒坐了，又僱了幾個牲口，裝了行李，然後將莊子放火焚燒，夫妻上馬同行。

　　一路直到瓜州渡江，至鎮江口僱了一隻船，四人一齊下在船中，說說笑笑。過了常州，又到無錫。正當春光明媚，遊人甚多。

秦氏原向知惠山秦園之景，甚堪遊玩，對許雄說了。許雄隨吩咐船家傍泊，留何氏看船，自同秦氏，巧珠上岸，一路尋芳玩景，來

到惠山秦園。只見許多宦家內眷，僕婦俊婢侍從攙扶，家人在前引路；又有許多小家婦女、無人隨從，弄出多少醜態。你道為何？

原來遊玩之處，必有一班浮浪子弟、無籍棍徒，成群逐隊觀看婦女。見了隨從多的，便道：「這是鄉宦人家，不可造次。」不過遠

遠觀望。見沒有隨從的，便說：「他定是小家。」故意擁上，團團圍住，使他進退無路，不看到滿意不祝弄得這些婦女，臉漲通

紅，恨不得哭將出來，眾人還拍手大笑。秦氏回顧自己，只有巧珠二人，欲進又退。誰知那些惡少，早已看見他二人生得十分標

緻，隨從只一個男人，視為可欺，一擁前來，也要截其去路。秦氏已經嚇慌，幸虧許雄本事好，向前推開道：「有堂客來，怎不讓

些，反來阻住了？」眾人聽他說話是異鄉人，更為可欺，且見他只一人，就是有本事，也寡不敵眾，趁他來推，齊齊上前，要與他

廝打。還有那班浮浪子弟，不善廝打的，就想去調戲二女。那知他父女二人一齊動手，光棍惡少都打得七跌八倒，飛逃而去，還恐

許雄追趕，怪爹娘少生了兩隻腳。

　　秦氏幸未受辱，然亦無心遊玩，隨即一同下船，心中氣悶，說：「今日遊山掃興，還虧爹爹、妹子本事好，未至辱身。不然幾

乎要出丑了。我想這班惡少雖然可惡，見這些有丫鬟護從的，便道是宦家，原不敢惹他，只欺了這些沒護從的。可見牡丹雖好，斷

要綠葉扶持。想我娘家好丫頭甚多，出嫁時，哥嫂要撥幾個贈嫁，我都回了。到夫家，好丫頭也不少，又盡行賣去了。只留一個小

丫頭，又被強盜殺了。想起彼時情性，十分乖戾，如今悔已無及。意欲回去多討幾個標緻的，大改前非，妹子以為何如？」巧珠

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只聞美色出在蘇州、揚州二處，如今前去，就是蘇州，何不就在彼處討了帶回？」

　　秦氏道：「此固甚好，只可惜沒有銀子在此。」巧珠道：「姊姊若果然要討，只要看有中意的，爹爹現有銀子在此，將來討了

再處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極妙的了。」便與許雄一說，也道甚好。

　　未幾，已到蘇州，將船停泊閶門，叫船家上去，尋慣做中保的媒婆，「叫兩個來，我要討幾個丫鬢哩。」船家上去了一會，同



了兩個媒婆下來，一個叫矮腳丁婆，一個叫快嘴張婆，與秦氏等見了禮。秦氏對他說要討幾個丫頭，二人領命出去，少刻各領一個

下來，秦氏一看，一個只好十來歲，兩管黃濃鼻涕，掛在嘴上，說要八兩銀子。一個年紀倒有十五六歲，生得甚矮，且一頭瘌痢，

說要十兩銀子。秦氏道：「我要討幾個上好美貌的丫頭，婆婆怎領這樣的來我看？」媒婆道：「這個價錢相巧，好的價錢重，恐大

娘說不來。」秦氏道：「我只要好的，價錢倒不論，有甚說不來？」媒婆道：「這等有兩個絕好的在那裡，我們就去領來，不知可

都來要看？」秦氏道：「只要好，十幾個也要。」媒婆隨即上去，即刻領了兩個下來，也只中等姿色，要五十兩一個。秦氏道：

「這兩個也平常，怎要這許多銀子？你可領去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取出兩個賞封，每人一個，送他做勞步錢。二媒婆一頭下船，兩

人私議道：「看他也不像用得起丫頭的，還要說這些大話來騙人。」一個道？

　　「若說騙人，怎又拿這兩個封筒來，難道自騙自麼？」一個道？

　　「莫非門戶人家討粉頭麼？」一個道：「看他行動，又不像門戶人家。如今只有去試他一試，就明白了。」丁婆道：「怎樣試

他？」張婆道：「前日鄒太太對我們說？『要將十六個女子並行頭，急切一齊要賣。』這卻都是絕色，難道還叫不好？對他說，看

他怎麼樣。」丁婆道：「這要三四千金，他就轉一萬世，也買不成哩！我也沒有這閒力氣，我自去了。」張婆道？

　　「我也明知他討不起，只是可惡他說大話，要去耍耍他。」

　　隨即獨自一人重到船上，說：「大娘，你果然要討標緻的，我倒有十五六個絕色的在那裡，還有一付行頭。他家要一總賣，價

銀倒肯讓些。只不知大娘可要這許多？」秦氏道：「你且說那家為何要一總賣？」媒婆道：「就是閶門內鄒御史老爺家。

　　前年御史老爺在京寄信回來，要教一班女戲子，帶進京中送甚麼王爺。太太便連夜相中了十六個絕色的丫頭，費千餘金討了，

又請幾個名師，教成一班女樂。上年又費了數乾金，置買了一付行頭。正要送進京去，不料御史老爹因夫人無子，想要娶妾，夫人

妒忌不容，日夜吵鬧，夫妻忽然一齊暴病而亡。老太爺、老太太聞知，悲痛幾絕。又兼他族中見他無子，人人等繼，想他家產。老

太爺一氣成病，甚是沉重。老太太見這光景，要這女優何用？故前日喚我去，說急於要出脫。又道這班女子，教成音樂，搬演戲

文，足足費了三四千金，老太爺為他，費盡心力，若一折賣可不前功枉費了，連行頭一齊賣，情願明讓些。

　　不知大娘可要否？」秦氏聽了大喜，私對巧珠道：「這個倒甚好。我嫂嫂向年教成一班女戲子，費了多少氣力。他今現現成成

的，豈不便宜！隻身邊無分文，爹爹所帶，也決無這些，不知可能等得家中取來否？」巧珠道：「家中既有銀子，這有何難？只須

與他講定價錢，立了文契，先將爹爹的銀子押了契，叫他打發一個管家，同媽媽押了丫鬟、行頭，跟到家中兑還銀子。路又甚近，

來往不過數天，諒無不肯。」秦氏道：「妹子之言有理。」隨將此言說與張婆。張婆道：「數千金交易，說得這般容易，莫說鄒太

太不放心，就是我也不敢去說。請問宅上住在那裡，家內作何生理，要討這些女子何用？」秦氏道「這也問的極是。」巧珠連忙接

應道：「媽媽，你去對太太說，盡可放心。我大娘姓朱，住在紹興府城中，公公是禮部尚書，官人是上年新中的舉人，現往京中會

試。娘家姓秦，父親是兵部尚書，他哥哥現任吏部員外。我大娘只因上京路上遇盜，把從人殺死，所以要討幾個丫鬟。不是無名少

姓之人，怕騙了去沒有銀子麼！」媒婆聽說，嚇得連忙跪下磕頭道；「原來是一位夫人！老婢有眼不識，多多有罪！老婢即刻去

說，想鄒太太一定允的，就來復命便了。」秦氏急急扶起。

　　媒婆隨即到鄒家，將秦氏之言一一說知。鄒太太聞說紹興兵部尚書的女兒，又是禮部朱尚書的媳婦，要買他的丫鬢與行頭，又

說哥哥吏部員外，丈夫是上年一榜，便道：「如此說，他與我家有兩重年誼了。他哥哥員外老爺，與我家老爺是會場同年，前年進

京，又來看過老太爺的。若說朱尚書，只是我家老爺鄉試的座師。既是他要，極妙的了，價錢一發不好計論。

　　就是銀子沒有在此，聞他家甚富，就打發人同媽媽去取也不妨。

　　你可去回覆他，並替我候候他。他若果要，就著人上來，瞧看過估價目便了。」

　　媒婆隨即到船，將太太的話回覆秦氏。秦氏道：「如此，媽媽也替我候候太太。」即請許雄同媒婆上去，「若有中，還要請太

太的價。」隨到鄒家。太太喚出十六個丫鬟，並送出行頭細帳。許雄先將眾女子一看，個個都是絕色，然後將行頭照帳查看，見色

色俱全，又都豔麗異常，新奇奪目，真值三四千金。隨即下船，對秦氏一一說知。托媒婆請價，太太說：「若論我家所費，有四千

餘金。原說一總出脫，情願讓些，況係年家，更不比別人，悉聽夫人便了。」秦氏道：「竟是三千金了。」媒婆聽說大喜，就請許

雄同去成契。媒婆串通鄒僕，在太太處只說二千六百兩，於中分享了四百金。當即先交五百金押契，太太就打發丫髦與戲箱起身。

許雄又另外叫了兩隻船。正要下船，誰知矮腳丁婆知了風聲，連忙趕到船口，向秦氏磕頭道？

　　「老媳婦有眼不識，多多得罪夫人。鄒太太處丫頭與行頭，原是老媳婦說起，望夫人作成一中保。」秦氏道：「押契已交，契

已送來，媽媽來遲了。」丁婆道：「夫人講定多少價錢？」

　　秦氏道：「三千兩，太太已經說妥了。」丁婆隨即（接？原文尚有「到了趁其時」，當係衍文）趕到鄒家，對著太太磕頭道？

　　「朱夫人處討些姐姐，是老媳婦先說起，張婆竟搬去了我，望太太作成，帶一中保，多寡分些中費，猶如太太賞賜一般。」

　　太太道：「既是你先說，為何不早來？如今人契都發去了，你怎能作中？」丁婆道：「太太一總得他多少價錢？」太太道？

　　「因為年家，不好計論，只得二千六百兩。」丁婆聽說，知後手到有四百兩，急急趕去尋見張婆，要分他中費。張婆說：「我

費神費力做現成了，你又不曾開口，走一步路，怎又分起中費來？」兩人相爭相嚷，竟要相打。丁婆倒走開道：「我也不與你相

爭。我想鄒太太既賣，豈不願多價？我如今偏要比你的價多二百金，怕不聽我！朱夫人要買，豈不願價少，我如今偏要比你的價讓

他二百金，怕他不歡喜我！總拼得一個一個賺，還要弄得你兩頭要打，看你中費賺得成賺不成！」鄒僕聽了，明知他已曉得四百兩

後手，急急從中調和，叫張婆賠他的話，許他五十金。丁婆不肯，直許到百金，寫一欠票與他方去。鄒僕與張婆也才放心下船隨

去。

　　且說秦氏見討成了，好不歡喜，叫一隻船裝了丫頭，命媒婆相同，一隻船裝了戲箱，請許雄在船照管。不數日到家，叫船家上

去報知。家人等聞知，立刻到船候見。秦氏吩咐備轎馬上船。正是？既上高山頂，方知反舍歡。要知秦氏到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

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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